
一匹马袁跑在春天的马腰岗
哒哒袁带着梦想和渴望
在追赶着高过山冈的春风

风吹到了马腰岗

它在说野春天快袁还是我快?
我背着那些木料和桌椅上山

春悄悄地装扮了那些植物容颜冶
春风说

野你能追得上我的速度吗袁
你那么俊朗袁
但是我不知不觉地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冶

在春天的马腰岗袁
黑色三脚架朝着天空

嫩芽尧花朵袁
春天的气息触手可及

我们乘着一阵风袁骑着一匹马袁
带着春天的梦想和渴望

马腰岗袁春天的中转营地
从此山岗花朵到彼山岗花朵的浪漫

从此露营到彼露营的春天故事

我在马腰岗上静坐冥想

把春的讯息和伟力默默纳入心底

我抬头看看天袁
那匹马穿到了云雾缭绕的地方

一匹马
跑在春天的马腰岗

□俞跃辉

文
艺

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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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伊始，山野大地重又生机蓬勃，花

草们积了一冬的劲舒展着腰肢。有一种草，

看似平常，却又神奇，带着特殊的清香，颇

有药用性，它名艾草，在我们乡下，习惯称

之为“青”，或者“清”更为合适。前者以它的

品性名，后者以它的时节名，每每心里默念

出这个字音，仿佛春天近在眼前，又仿佛天

地之间便是朗朗乾坤。

艾叶性味苦、辛、温，入脾、肝、肾。《本

草纲目》载：艾叶能灸百病。故又被称为“医

草”。古人端午时常在门前挂艾草，用于避

邪驱虫，这个习俗也流传了下来。

长久以来的乡间习俗便是在清明时节

制作青饼。青饼，大致的做法如出一辙。概是

艾叶与糯米粉的混合糅杂之物，模具成型，

过一下松花，那味道便是软韧，至香至纯。需

要说明一下，松花是第一年采摘后贮藏起来

的。这东西现在也很少了吧，如你所知，山上

的松树已经快要匿迹，曾经阳光灿烂、松花

飘散的日子也成了记忆里挥不去的印象。

过去的青饼，极少有所谓的馅吧，如今

有了各种馅料，它们最初的味道也便大打

折扣。当然，为了迎合人们不断追求的口

味，做这样的改变也在情理之中。

刚长出来的艾叶嫩绿至极，品质当然

也是最佳的，这正如茶叶中的头茬“清明”。

只是量少，有村妇在乡野四处搜寻，见有一

小片聚集着，自然是高兴之至，物以稀为

贵，当下的市面价也是相当高的吧。

青饼如今已经成了一种本地的非遗美

食，也有不少具一定规模的民间作坊，比如

展茅、金塘等地，早早就批量化生产了，日

销量三四百公斤，顾客遍及全国各地，据说

最远已经卖到了香港。

在我老家镇菜场的摊位上，也已经有

了零星销售，我忽然想起了我的三舅。

他家有一个很大的石臼，每到清明时

节，大家便会相约做青饼。灯火通明的院

里，大灶上的米粉团覆着切碎的艾叶，清香

已经飘出。力大者抱起蒸桶将蒸粉团倒至石

臼内，男人们轮流着抡石槌，一人熟练地以

快速地翻动着米粉团。三舅个头不高，偏瘦，

是我四个舅舅里最瘦小的一个，但很精神。

三舅抡槌时最卖力，“哎哟哎哟”地应和着。

在清脆的“嘭嘭”撞击声中，打透的米粉团变

得青绿，清香四溢，待时机成熟，搬到长方的

案板上，揉搓成长条，然后拧成一个个小团。

女人们用模子压出一个个的青饼，敷撒上黄

灿灿的松花，一个个黄灿灿的青饼排得整整

齐齐，每个人的心里别提有多快乐了。

三舅已经过世多年了。而当年带着我

们一起采艾的勤劳的母亲也已经跟着她的

三哥而去，汇聚在非人世的另一端，也许在

那里，依然会有着当年那样的欢聚时光，一

起品尝着青饼聊着家常。只是儿时的我们

已经长大，人生中不会全是无忧无虑，我们

也同时品尝到了如艾一样的苦、辛，体会了

生活的不易。

我记得，刚采的艾叶是需要用草木灰碱

煮的，该是为了去除它的苦、辛，然后再细细

地洗净、晾干后进入下一道工序，这样做出

来的青饼才会更纯正。而现在，除了增加各

种馅料调味，我们常用青饼裹着糖吃，像是

暗许生活“苦尽甘来”的一种寓意吧。

对于远去的故人，曾经写下几句小诗，

姑且就当是一盘青饼置于坟头吧：
梨花正放袁纺车不再摇响袁母亲的手艺

失传曰草木清明的山林 袁不见牧童袁只有缓
缓而行的路人曰天空会下一些细雨袁淋湿忧
伤的心情袁飘散依稀升起的青烟曰远去的亲
人们袁此生只能相望袁你在那里袁我在这头袁
不远不近遥

青饼时节
□姚崎锋

今夜，你带着微笑走向我的时候，所有

的街灯刚刚亮起，深秋的风一改往日萧瑟

的姿态，显得格外的缠绵和迷人。

也许相隔得太久，相聚时又匆匆，许多

的话语埋藏在各自的心中。四目相对，除了

岁月的烙印，只读到淡淡的忧伤。与你相识

是一种缘分，难得又难得的，是彼此拥有一

份同样的牵挂。

黑暗中，郊外的新马路陌生而又漫长，

慢慢地陪着你走，心灵与心灵的对话不再

受任何约束。

是的，我们已不再年轻，而仍然年轻的感

觉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永远都在温柔地等待我

们成熟的果园，除了死，我们每一天都在成长。

这样，为了寻求一些美丽的片段，我们不惜选

择痛苦与辛酸，一天天在无尽的山崖攀越而

上，以致华发早生，皱纹遍布而无怨无悔。

你说过，如果相识是缘，那么相投更是

缘中之缘。你的话我信，我更相信人的“生

物圈”，如同我们常说的第六感觉，“生物

圈”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悄悄地左右着我

们的行动。“生物圈”相互吸引的人，初次见

面就感觉老朋友似的亲热；而“生物圈”相

互排斥的人，常呆在一块也觉得隔了层什

么似的陌生。“生物圈”的排斥和吸引确实

有点莫名其妙，有时连我们自己都无法理

解，也许我们就属于“生物圈”相投的一类？

你微笑，不给我答案，而你的眼神充满

了期待。

今夜的街灯不停地眨着友善的眼睛，

在悠悠长长的灯影下，你的臂弯就在我的

身旁，你宽厚的肩膀可是一个女人一生的

依靠，而你憔悴的脸上为何始终带着一丝

淡淡的忧伤？

你说过，生命因为短暂而美丽，也因为

美丽而短暂。确实，面对大自然，人的生命

足够渺小，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生命

就如天上流星稍纵即逝、一闪而过。

然而，因为我们心中拥有了爱，拥有了

一份无邪无瑕的爱，我们短暂的生命才光

芒四射，我们共度的时光才熠熠生辉。

当然，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同样

的思想。许多时候许多纯洁的情感都曾被

穿上世俗的衣服，甚至在流言的漩涡中都

无法把自己给抢救出来。

如果损人利己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

有的人在不利己的情况下也把损人当作一

件大事，这就太悲哀了。

夜的花灯仍在一朵一朵温情地开放，

陪你走这一段路，一生中就这一次。在许多

平常又平常的日子里我们擦肩而过，我们

甚至无暇顾及到彼此的感受，匆匆的步履

就已经将我们拉向各自停泊的码头。我们

都有自己亲手放飞的鸽子，于是我们必须

每天望眼欲穿期盼着鸽子的回归……

慢慢地陪着你走，轻轻地牵我的手。有

一首歌是这样深情地唱的。而此时此刻，慢

慢地陪着你走的我，面对你却有半分含羞，

纵然眼里有满满的温柔，却不牵你的手，让

暖暖的感觉买卖交流。

这样的时刻，心情一如那首好听的歌，

就连那孤寂黑暗的夜空也诗意融融。美丽

而无悔的感觉悄悄地浮上来，浮上来，直到

淹没你带着一丝忧伤的眼睛。你知道，我喜

欢你那些带着忧郁色彩的文章，却不愿意

看到你太忧郁的脸。尽管我的心中也时常

下起阴郁的小雨，但我们总得寻找一些属

于自己的快乐，我们都在为自己而活。

脚下的路越走越暗越漫长，让我再多

送你一程，你却不肯。就像黑夜的雾障会熔

化了我，你非要回送我。直到温暖的灯光闪

现在我的四周。而你孤独的足音却敲响在

我的胸口，让我长久地无法轻松。

今夜，当你离开我，我的眼睛也悄悄爬

上一丝淡淡的忧伤。

你的微笑也带着淡淡的忧伤
□陈桂珍

那天晚上，我收拾好行李，满心欢喜地

期待着第二天去四川的疗休养。一切准备

就绪，这时，家庭微信群里表妹晴晴说，外

婆走了。开始大家还不信，怎么可能呢，白

天刚打过电话，还是好好的。

前几天，我刚去看过外婆，那时，她躺

在床上，两颊深陷，脸色很差，我给她买去

的蛋糕等零食，她也不要吃。外婆以前也生

过几次病，有时是真病，有时是心病。所谓

心病，其实没什么病，有人去看望她，她的

病就好了。也去看过几次医生，医生说年纪

大了，具体也查不出什么病症。一句话，外

婆就是希望大家多去陪她说说话。

那天，我看外婆的神情，虽然意识清

醒，说话也算流利，但是感觉外婆是真的快

不行了。我对住在定海的大表妹说，要不你

来看看外婆吧。表妹说，等儿子高考一结束

马上就来。我说，可能等不到放假了。

外婆为人客气。以前家里穷，但是来客

人时她总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

平时有啥好吃的东西，不论是买来的还是送

来的，总喜欢藏起来，自己不舍得吃，等客人

来的时候再吃。有时好久都没客人来，时间

一长，糕饼发霉了，鱼鲞变味了，梅干菜里爬

出了小虫子。如今不比从前，市场上还有什

么东西是买不到的啊，但是年轻时形成的观

念一时三刻就是难以扭转过来。正月里亲戚

聚会，她总是说，饭菜够不够，要不要再去买

点来。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满桌子的饭菜怎

么吃得完啊。她还不肯和大家一起吃饭，一

定要等大家吃完后自己随便吃一点。

小时候很喜欢去外婆家。七八岁的时

候，我就常常跟随哥哥一路走去，小孩子东

看看西瞧瞧走得慢，去一趟单程就要一个

小时。要回来的时候，外婆总会拿出一两毛

钱给我们，所以父母有什么事情差遣我去

外婆家，我都很乐意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初期，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十元，一毛两毛

对于小孩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我的生日在正月里，生日那天如果碰

巧在外婆家，她就会给我煮两个鸡蛋，有

时，也会提前煮好了给我带回来。那时候，

鸡蛋是很珍贵的食品，只有产妇才有资格

吃，或是逢年过节或是来客人的时候，才会

炒两个鸡蛋。

工作以后，周末去外婆家，她总要留我

吃饭，我事情多的时候想着速去速回，外婆

硬要炒个鸡蛋或斩点白斩鸡，叫我吃个点

心饭再回来。

有人说，一般人孩提时代和外婆亲，长

大了和奶奶亲。这可能是小时候外婆养、长

大后回到自己家和奶奶接触多的缘故吧。

可是我一直跟外婆更亲一点，这应该是源

于外婆待人热情。

外婆热情无私的品行一直延续到她生

命的最后。看到雨后路上有积水，她拿把扫

帚去扫干净；看到路边有垃圾，她要捡起来

扔进垃圾桶。她说怕过路人不小心滑倒，可

我们还担心她自己摔倒呢。听表妹说，外婆

还在市场门口捡到过一只包，粗粗一看里

面有几万元钱，她原封不动还给了失主，那

人拿出一些钱感谢外婆，外婆坚决不要。我

说，应该叫电视台来报道一下，表妹说，外

婆不让报道呢。

其实，那个时候外婆已有点糊涂了。一

次来我妈妈家，本来说好的住几个晚上，结

果到了傍晚一定要回去，说是家里的门没

有上锁，东西要被小偷偷走。其实她出门的

时候，明明是已关好门上了锁，并且反复推

拉试探是不是锁紧。

都说年纪大的人，言行会像小孩子，这

一特点在我外婆身上尤为明显。八九十岁

的时候，叫她不要再下地干活了，她还要悄

悄地去，结果一不小心扭伤了脚，怕大家责

怪她，还不让人知道。年轻的时候外婆喜欢

抿两口酒，当时生活条件不好不舍得买，年

纪大了医生建议最好不要喝酒，她自己背

地里买来喝，还一口咬定说没喝。当大家把

她藏着的酒瓶翻出来，她才闭口不语，一动

不动地坐在那里，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

我每次问她喜欢吃什么零食，她都说不要，

有一次我去得匆忙没买，她事后数落我不

客气，空着手也会去。小阿姨约定每周一晚

饭后给她打电话，她说浪费钱，可是有一次

迟了点才打过去，她心神不宁地在屋里走

来走去，电话铃一响就马上接起来。

每次去看外婆，都是一个两难选择，不

去看，她感到孤寂，记挂着大家；去看了，离

别又是对她一次莫大的伤害。我离开时，外

婆都会送我到马路，哪怕我一再叫她不要送

了，大踏步地往前走，她也是跟在我后面。我

最不忍直视的，是外婆那双强忍悲伤的眼

睛。有一次她竟然扶着车窗哭泣起来，向来

自认为心肠比较硬的我也顿时眼眶发热。

我一直想着，有机会带外婆等一大家子

到上海等大城市去走走逛逛，可是外婆不想

去，后来年纪越来越大，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在我的记忆中，外婆好像没有走出过生活的

这个小岛，也很少去走亲戚。我在县城的新

居，外婆也只来过一次，那还是那天她比较

高兴，我开车带她在县城转了一圈。

外婆走的时候90多岁，也算是高寿了，

能够这么长寿已经超出大家的意料。她的身

体一直不算好，年轻时候干活争强好胜，落

下了病根，有点病痛又没有得到及时医治，

年纪大了就都显现出来，特别是梅雨季节浑

身疼痛。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外婆从来没

有埋怨过，她的苦和痛，都埋藏在心里。

外婆出丧那天办得很热闹，那是她未说

出口的心愿，也算是对她的告慰。外婆一辈子

没有享过清福，希望她在天堂能够幸福快乐。

回忆外婆
□吴言

屋后的梨园 柴门虚掩

风袁蹑手蹑脚地溜了进去
一不小心袁踩白了梨树的枝头

当初袁开垦梨园的长者
已安息在这面山坡上

坟头就着太阳

像他生前用过的烟斗

春日归来

梨花信守承诺

年年集体来过

千朵万朵遥 每一朵
都是对他最深的惦念

梨花盛开
□石泽丰


